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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加拿大作家莫迪凯·里奇勒短篇小说《姥姥死去的夏天》中的叙事艺术，对在现代家庭背景

下的犹太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性审查。通过分析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双重身份——既是故事亲历者又是家

族史的记录者，文章揭示了里奇勒如何利用反讽技巧呈现传统犹太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面貌。同

时，通过运用混杂的叙述视角，如儿童视角的真实感、“跳角”手法的情节推动作用，小说仍然肯定了

犹太传统价值中的家庭观念，即个体应承担起尤其是对家庭成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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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narrative art in Canadian author Mordecai Richler’s short story “The Sum-
mer My Grandmother Was Supposed to Die” to critically examine Jewish traditional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a modern family. Through analyzing the dual role of the first-person narrator—both the 
story’s participant and the family history’s recorder—the essay reveals how Richler utilizes ironic 
techniques to uncover its complexity in modern context. At the same time, by utilizing the m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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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and shifting narrative time, such a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ild’s point of view, the 
plot-driven effect of the alternation technique, the story still affirms the idea of family in the tradi-
tional Jewish values,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assume responsibility, especially for their family mem-
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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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荣获三次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犹太作家莫迪凯·里奇勒(1931~2001)是加拿大最受瞩目的重要作家之

一，其创作高峰期跨越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短篇小说集《街》正是里奇勒出版于 1969 年的作品，

其中便收录了短篇小说《姥姥死去的夏天》。在这篇小说中，里奇勒借孩童之口讲述了一个犹太家庭中

围绕姥姥赡养问题产生的矛盾的故事。笔者意图利用叙事学理论和文本细读方法，探讨叙事技巧对犹太

传统价值观的呈现和审视的作用，期望为里奇勒及其短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参考信息。 

2. 莫迪凯·里奇勒 

国外有关他的研究和讨论主要聚焦于道德主张和文化冲突。首先，对里奇勒小说最早且最持久的指

责之一就是反犹主义[1]。里奇勒的第二部小说《小英雄之子》(Son of a Smaller Hero，1955 年)就犹太文

化问题引起了争议。小说主人公诺厄·阿德勒一心要从犹太传统栓桔中挣脱出来，不顾母亲以死相威胁

毅然离家去了英国，去寻找自己理想的新天地。这与根植于犹太人心中的回乡观背道而驰，更不利于保

持与传承犹太民族文化，被视为对犹太人社会的不敬。与他的写作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系列批评，有学者

指出其作品涉及种族、性别及政治立场等方面的争议。1957 年，加拿大文学评论家内森·科恩(Nathan 
Cohen)评论了他笔下的女性角色：“她们是意志薄弱的动物，是真理追求者通往自由桥梁的垫脚石”[1]。
实际上，与那些明确提醒读者其道德目的的小说家相比，里奇勒以一种掩盖道德目的的方式来组织他的

小说。加拿大小说家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在 1972 年进行的一次采访阐明了这一点[2]。 
犹太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颗珠翠，在文本细读与跨学科视角方面研究成果丰富，强调文化身份、

同化与道德困境。许多美国犹太作家采用相似的叙事类型来突出犹太性。辛格、多克托罗等作家通过复

杂的叙述结构(如反讽、跳角)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和社会背景[3]。关于里奇勒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学者本杰

明·哈尔沙夫(Benjamin Harshav)在 1984 年提出分析内部参照系和外部参照系，研究叙述细节的内在联系

[1]，但针对里奇勒具体文本的分析并没有涉及。国内有关里奇勒的学术性研究起步较晚，自 90 年代起至

今，除了一些零星的文章，国内文学界对里奇勒的研究几乎为空白。本文仍然聚焦里奇勒小说的价值主

张，从叙事技巧角度切入，试图回应针对里奇勒的争议性评价，探讨叙述者如何利用叙事呈现犹太传统

价值观的多维度和动态性，以及借助母亲这个角色所传达的“隐含”的道德呼声。 

3. 双重叙述声音 

任何叙述都离不开叙述者。所谓的“个人型叙述声音”，“这个术语仅仅指热奈特所谓的‘自身故事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509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铃林 
 

 

DOI: 10.12677/wls.2025.135096 681 世界文学研究 
 

的’或‘第一人称’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4]。对于

第一人称叙述者来说，叙事动机是切身的，是植根于他个人的情感和经验，因此是十分强烈的[5]。显然，

在小说《姥姥死去的夏天》里，我们可以听到清晰的叙述声音，它显示着叙述者的存在——一个十来岁

的男孩，并且以“我”的口吻来讲述发生在这个犹太家庭的故事。叙述者作为一个心智尚未发育完全的

儿童，在评价眼前的事件时，难以考虑更深层次的血缘亲情、道德价值等因素，仅仅凭外部效果、物质

结果来判断是非[6]。因此，在叙述者的认知里，死亡这个字眼无疑是陌生的、遥远的，不过意味着纽约

的舅舅来参加葬礼时“我又会拿到一张 5 美元的钞票”。此外，通过讲述与死亡无关、或者说和死亡相

比更琐碎的生活细节，叙述的真正重心被悄然转移：从对个体生命的哀悼，转向对犹太家庭内部关系动

态的考察，尤其是围绕传统价值观(如家族荣誉、代际责任)在现代语境下的延续、协商与冲突。 
随着叙述的推进，第一人称“我”不断穿插姥姥瘫痪初期与多年后的境况对比，虽不自觉，却恰恰

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母亲日益憔悴的付出与其他子女日渐冷漠的疏离。这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既源

于儿童记忆的碎片化特征，又在无形中强化了家庭内部情感变迁的轨迹。“我”虽尚不能理解血缘与道

德的深层重量，却以其纯真而真实的方式，映照出传统犹太价值观在现代家庭生活中的断裂。尤其在葬

礼上，教士舅舅将姥姥长达七年的病痛归因于她不愿在天上与姥爷前妻共处的迷信之说 1，不仅回避了对

母亲辛劳的承认，更以冠冕堂皇的话语掩饰情感的缺席。这一情节在孩童“我”的冷静陈述中显得尤为

反讽，因为“我”作为亲历者，已然见证了母亲对家庭负责任的态度，这种无批判的转述反而放大了舅

舅话语的荒诞性。叙述者“不知其谬”，但让读者更清晰地“知其谬”，凸显了传统解释体系在现实苦难

面前的自欺与局限性。 
苏珊·兰瑟指出：“作者型叙述者存在于叙述时间以外。”[4]被赋予作者型叙述声音后，叙述者承

担了为这个家庭撰写“回忆录”的叙述功能，并借助这类叙述声音的天然优势，利用反讽技巧对家族史

进行叙述干预。犹太民族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处于“异乡人”的境地，但流散生活却激发出犹太人的文化

创造潜力，凝聚了犹太人的认同和共识[7]。因此，犹太人对家园社区生活和共同体精神有着强烈的执着，

同胞之间的互助也成了犹太价值的一部分，救助穷人不仅仅是一种施舍，更是社会的义务[8]。小说中姥

爷作为犹太精神的布道者，承担起了传播犹太文化和犹太信仰的角色。这对凝聚犹太人的安全感和归属

感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叙述者在回忆这部分内容时客观公正，例如“姥爷是位犹太圣人，正人君

子”([9], p. 37)。然而，当叙述者与人物态度不同时，叙述者的声音往往体现出对人物的反讽[10]。例如，

“因为教堂并没有付给姥爷固定的薪水，姥爷又习惯把东拼西凑得来的钱施舍给他的学生们、贫穷的移

民和寡妇。这简直就是一种‘恶习’。因为对于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家庭来说，若指望姥爷养家糊口就

像指望一个酒鬼一样靠不住”([9], p. 38)。这里的“恶习”(vice)呈现出明显的语义反转效果——一个通常

用于描述道德缺陷的词语，在文本中却被用于形容一种在传统价值语境下的慈善行为。这种语义倒置，

使读者意识到叙述者对“施舍”这一行为的复杂态度：表面上是赞美，实则质疑其合理性与可持续性。

姥爷的行为虽然履行了传统价值观中救助穷人的义务，但却给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困难和生活上的压力。

酒鬼的“不可靠”源于自我放纵，而姥爷的“不可靠”却源于义务的过度履行——两者性质不同，却在叙

述中被置于相同的比喻框架之下。这种道德与生存之间的错位对比，正是反讽的核心机制：它揭示了不

同传统价值之间的张力，并为读者提供了在“神圣”与“世俗”、“社会奉献”与“家庭责任”等维度进

行思考的空间。姥爷的形象既令人敬重，又令人唏嘘；他的“施舍”既是信仰的体现，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的逃避。 

 
1原文为：……教士说：“书上说，一个男人如果结过两次婚，他在世时和第一位妻子生活了多少年，在天上也要和她生活多少年。

我爸爸，愿他安息，和第一个妻子结婚 7 年。于是，我妈妈，愿她安息，就千方百计要再活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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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杂的叙述视角 

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的相对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

故事[11]。视角在叙述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忽略的。视角研究谁在观察故事，无声的视角必须依靠声音来

实现，读者只有通过叙述者的话语才能得知叙述者或人物的观察和感受。小说中故事的观察者主要是叙

述者“我”，透过“我”的感知，真实地反映了故事中各色人物的特点和感受，呈现出传统价值追求在现

实语境下的扭曲变形。同时，小说中有几处描述却突破了这一界限，体现出有限全知视角的痕迹，即赵

毅衡老师所说的“跳角”现象。在这些时刻，叙述者似乎短暂地脱离了“我”的认知局限，介入到超越自

身经验的层面，从而为文本中“隐含作者”的道德立场创造了表达空间。 
儿童视角的直观性、细节性特点，带来叙述的真实感[6]。这意味着，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无论“我”

观察到的是谁在发表言论，“我”都仅仅是以一种客观的姿态去转述他们的想法，就如同一个忠实的记

录者一般，几乎不会主动地进行任何价值判断，更不会出于某种立场而为谁去进行辩解。例如，妈妈反

复强调姥爷生前的社会声望，并以此作为家庭荣耀的象征：“在葬礼上，他们不得不派 6 个骑摩托车的

警察来维持秩序”；“当时还有一位法裔加拿大神父参加了姥爷的葬礼”([9], p. 37)。这些细节不仅是对

姥爷地位的客观陈述，更被妈妈赋予了深层的价值意义：它们成为衡量个人德行与社会贡献的标尺，体

现了对共同体秩序与集体尊重的认同。紧接着，“我”又听到表哥杰瑞评价姥爷的“另一面”：“当一些

犹太人面包厂的工人们上街罢工时，爷爷不仅在大街上发表演说，而且还在教堂里慷慨陈词反对工人罢

工。那些工人的工资远远低于他们应得的报酬，可那似乎就不关他的痛痒！”([9], p. 38) 
通过不同声音的并置，叙述者突出了家庭内部在价值认同上的分歧。姥爷、妈妈及教士舅舅等人物

倾向于维护共同体精神，并强调这一精神与由此获得的社会认可和家庭声誉之间的联系。工人们的困境

真实而迫切，但在姥爷看来，维护秩序与稳定远比回应公平诉求更为重要。他所信奉的传统价值——责

任、权威、对弱者的庇护——本应促进共同体的福祉，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在现实运作中，却演

变为对变革的压制和对现状的默许。他一边在街头呼吁社会良知，一边在集会上谴责罢工者。这种言行

分裂并非虚伪，而正是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功能异化”的体现：原本用于凝聚共同体的伦理规范，

如今被用来维持既有结构。而“不会再有人当教士”的孙辈恰恰发现其光鲜外表之下的内在矛盾。孩童

天真的叙述打破了成人世界对传统的美化和对不合理的回避，暴露出其在现实语境中的局限与悖论。因

为童年体验作为人类个体本真的无伪的生命感悟，排除一切清规戒律的干扰最接近人的自然本性，最为

真实可信[6]。正是在这种目光之下，传统价值不再是不容置疑的“荣光”，而成为需要被重新审视的历

史遗产。 
跳角是人物叙述视角中出现的不规则变异，是对人物视角整齐性的违反。普林斯《叙述学词典》称

之为“对控制叙述之聚焦编码的短暂背离”[12]。小说坚持人物视角，通过“我”去观察故事，在本质上

是一种叙述权力自限，把叙述集中于“我”的意识之中。当关键情节在叙述展开中出现但一个人物的经

验视角无法说清楚时，不得不跳角[12]。小说中两处跳角均出现于关键情节处，也就是在姥姥中风后关于

她的赡养问题而展开的家庭会议：“一家人聚在一起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由我妈妈照料姥姥。其他

所有当丈夫的都慷慨陈词——抱怨说他们的妻子太忙根本无法照顾姥姥——唯独爸爸讨厌吵架，一声不

吭”([9], p. 38)。一个“秘密”的家庭会议，仅仅涉及了家族里的成年长辈，“我”作为孩子是无法得知

的，更不可能知道秘密会议上舅舅们如何推脱责任并让母亲照顾姥姥的说辞。第二处： 

卡兹曼医生把爸爸叫到厨房，对他说：“你妻子得了胆石症。” 

趁着妈妈睡着的时候，一辆救护车把姥姥接走了……不过爸爸当时在后面房间，亲眼目睹了姥姥拼命抓住床栓

不愿被两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抬走的情景([9],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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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生的刻意回避，叙述者不得不再次跳角，利用“旁观者”视角还原了俩人在厨房的“秘密谈

话”。这个谈话显然是严肃的，因为医生急需父亲做出行动来改善母亲的病情。同时，这个疾病对于一

个孩子是陌生的。跳角一方面填补了第一人称视角的信息空白，使读者得以窥见家庭危机的真实程度；

另一方面，叙述重心也转向了家庭责任的分配问题，凸显母亲长期以来在照料姥姥过程中所承受的身体

与情感耗损。通过“旁观式”的叙述，叙述者还补充了姥姥被养老院的人强行带走时挣扎的场景，意图

唤起读者对姥姥的同情和对道德观的思考。正如毛尔所言：“值得注意的是，在里奇勒的小说中，叙事

权威和人物塑造很重要，它们往往是价值建构的工具”([1], p. 102)。孝顺的义务则是他道德愿景中的一个

重要部分。叙述者虽然不提及这种特征，而是以各种方式展示和例证它，“让读者去推断他们所暗示的

品质”[13]。 
跳角这一叙事技巧的运用，更是充分发挥了其独特的叙事优势，通过展现不同子女在面对姥姥生病

以及母亲病倒等一系列家庭状况时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了现代语境下的犹太家庭面临的普遍问题，即年

轻一代对犹太传统价值的疏离和犹太文化传承所面临的危机。母亲这一角色以其在家庭重负下的持久坚

守，有力地回应了针对里奇勒“贬低女性”的指责——她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仅是男性成长叙事中的

“垫脚石”，而是撑起家族伦理结构的隐性支柱，更是犹太传统文化的践行者。赡养姥姥的责任在形式

上是由其他子女推诿后落在母亲肩上，但她的承担并非出于被动接受，而是源于对母亲(姥姥)深切的感恩

与情感依恋。例如，面对“我”不愿继续对姥姥行亲吻礼的抱怨，母亲立马拿出作为家长的权威，告诫孩

子“休得无礼！她是你姥姥”([9], p. 39)；再譬如，当父亲提议将姥姥送往养老院以减轻家庭负担时，尽

管母亲独自承担了绝大部分照料工作，她仍坚决反对：“只要我还活着，就休想([9], p. 40)！”这一表态

彰显了她对家庭责任的自觉承担以及对孝道伦理的深刻认同。这些日常场景的刻画，共同构建出一个在

传统与现代张力中恪守伦理的母亲形象，凸显其在家庭结构与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5. 结论 

在《姥姥死去的夏天》中，里奇勒并未简单地全盘否定传统价值主张，而是通过细腻的叙事呈现了

不同传统价值观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家庭责任、社会奉献与个体牺牲之间的道德困境，

展现了其在现实语境中的复杂性。姥爷作为社会奉献的象征，其精神追求虽被部分人物尊崇，却也暴露

出对家庭责任的疏离；而母亲多年如一日的照料，则体现了沉默却坚韧的家庭伦理。这两种价值都植根

于犹太传统价值观，是犹太精神与犹太文化的重要方面。小说通过叙述形式与内容主题的融合，探索了

犹太文化传承中的矛盾与断裂。它呈现了一个家庭在面对衰老、死亡与责任时所经历的价值挣扎，同时

展现了在时代变迁中，仍然坚守家庭伦理的群体及其面临的处境。正如里奇勒的其他作品一样，这篇小

说表面上对犹太传统表现出批判甚至疏离，实则揭示了个体在传统重负与现代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艰难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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